
9天生命留下的光明

如果小振和能够长大， 他就可
以仔细看看自己居住的这座美丽的
湖南小城：晴朗时湛蓝的天空，宽阔
的银色江面， 以及家门口修路时翻
出的湿漉漉的红色泥土。

也许，他还能通过镜子，看看自
己逐渐成熟的脸庞，包括那双“和哥
哥一模一样”的、水灵灵的大眼睛。

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2010

年
1

月
18

日，这个湖南新化的婴儿，因为
一种名叫“多发性肠闭锁”的疾病，

在出生
9

天后离开人世。

他那悲伤的父亲签字捐出了儿
子的角膜，希望孩子能把“没看到的
东西继续看下去”。很快，其中的一
只角膜，在几百公里外的武汉，被移
植给了一名

21

岁的女孩。

这个小男孩的生命只存活了
9

天。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的眼睛
还在继续看着这个世界。甚至，他的
父亲高雄飞会时常觉得， 儿子的生
命好像也被延续了下来。

新生
小振和的名字是妈妈姜桂云取

的。 这位说话慢声细气的内向母亲
希望，“这个健健康康的孩子， 能让
我们一家子更加和和美美”。

在怀孕的日子里， 姜桂云总会
时不时幻想：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

会不会像大儿子振强一样， 有一双
漂亮的大眼睛； 会不会比小振强学
习更认真，成绩更好；或者，会不会
比小振强的身体更健康一些？

每次想到这里， 她就忍不住有
些发愁。 自己

10

岁的大儿子虽然活
泼好动， 但看起来总是比同龄人瘦
小很多。刚出生一个月时，小振强被
查出患有肠梗阻， 被送去长沙做了
手术。尽管手术非常成功，可从那之
后，小振强就一直长不高，而且细手
细脚，“怎么都养不胖”。

小振和出生的那天，是
2010

年
1

月
10

日。 在姜桂云眼里， 宝宝不爱
哭，看起来特别健康。可第二天，高
雄飞就发现了问题

:

小振和没有排
便，而且总是不断地呕吐。

根据
B

超检查结果，新化人民医
院的医生判断， 小振和的肠道中有
一个地方被阻塞了， 造成消化的食
物无法排出。高雄飞的心“咯噔”一

下沉了下来。当天下午，高雄飞带着
小儿子来到长沙湖南省儿童医院，

准备做一次手术。

放弃
小振和手术开始

20

分钟后，一
名护士走出来，对高雄飞说，医生让
他进去商量一下，因为“孩子现在有
一点麻烦”。

在手术室里，医生告诉他，小振
和的病不是肠梗阻，而是“多发性肠
闭锁”。那一段小小的肠子，并不像
开始预想的那样只有一小段被堵住
了，而是像竹节一样，每隔一小段，

就有一截被堵了起来。

医生告诉他，唯一的治疗方法，

就是通过手术， 把所有被堵起来的
肠子都剪掉， 把剩余的部分缝合起
来，但这样的手术风险很大，即使手
术成功了， 孩子的肠子也只有正常
人长度的

1 ／ 3,

反而会引发一系列的
并发症，这样孩子只会“更加痛苦”。

“你希望继续手术，还是准备放
弃？”在手术室晃眼的灯光下，医生
问。

高雄飞觉得，自己的大脑一下子
“完全空白” 了。 硬撑着走出手术室
后， 高雄飞在候诊室给妻子打电话。

这个
35

岁的湖南汉子终于崩溃了，夫
妻俩在电话两头一起痛哭起来。

但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用来悲
伤， 小振和还在手术台上等待着他
们的决定。 几句话之后， 两个人决
定，“让孩子少受些痛苦”。姜桂云哭
着对高雄飞说：“如果让孩子那么痛
苦，也许他也会恨我们的。不如现在
就放弃吧。”

黑暗
当高雄飞签字放弃对小振和治

疗的时候，在几百公里外的武汉，

21

岁的周霞刚刚四处借钱， 凑齐了角
膜移植的手术费。 这个刚刚结婚一
周的年轻女孩， 左眼的角膜已经严
重溃烂，所有物品在她面前，几乎都
只是一片“模糊的光影”。

此前， 周霞曾经接受了一次手

术移植。不过，因为没有合适的角膜
库存， 急需手术的周霞被移植的角
膜， 却是从一只羊的眼球上摘下来
的。这只能保住她的眼球，并不能让
这只眼睛完全恢复视力。 在几个月
后的复查中， 虽然医生们认为周霞
的眼睛恢复得很好， 但她左眼所能

看到的，仍然只是模糊一片。

谁也没想到，在家里盖房时，周
霞的眼睛再一次被感染了。

2010

年
1

月
7

日，当周霞再一次被送到武汉爱
尔眼科医院时，左眼几乎已经“什么
都看不见”了。

父亲为她凑足了手术费。但周霞
并不知道，这一次，植入她眼睛的角
膜不再是来自一只羊，而是来自一个
远在湖南的，只有

9

天生命的男婴。

捐赠
放弃对小振和的治疗后，一个亲

戚在电话里提醒高雄飞， 要不要考虑
一下把孩子的角膜捐出去，“做一点有
意义的事情”。这个还沉浸在悲痛中的
父亲觉得自己一下子被打动了。

“如果真的能帮到别人，那我也
会觉得， 我的小孩好像还活在这个
世界上。”高雄飞说。他马上打通了
家里的电话， 并在电话里小心翼翼

地问妻子，愿不愿意“做点好事”，把
孩子的角膜捐出去。

31

岁的姜桂云
哭了许久， 最后叹了口气：“能帮就
帮吧。”

在周围人眼里， 这对夫妇本来
就是善良的人。 高雄飞自己开的汽
车修理店里， 他们和几个工人的关

系特别好；在高雄飞的弟弟离婚后，

他们把弟弟的孩子接到自己家，一
住就是近

10

年。

高雄飞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
觉得， 帮助别人是一件理所应当的
事情：“把小孩子能留下的东西都留
下来，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当然，作为一位父亲，他的选
择并非没有私心。高雄飞说，捐出
了孩子的角膜，就会觉得“总还有
些念想在这个世界”。甚至，他觉
得似乎找到了一种方法， 能够让
小振和的生命“就这样延续下
去”。

连医院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
年幼的角膜捐赠者。 刚接到高雄飞
电话的时候， 一个刚参加工作没多
久的女孩子甚至不能确定，出生才

5

天的小振和， 是否符合角膜的捐赠
要求。不过，她反复感慨：“这真是一

位伟大的父亲。”

1

月
15

日下午， 当这名眼库协
调员提着印有“角膜捐赠” 的资料
袋，在儿童医院找到高雄飞的时候，

旁边的孩子家长们都震惊了。 他们
纷纷围过来，一边“警惕”地看着这
名协调员， 一边问高雄飞：“她不会
是劝你要捐孩子的角膜吧？”

“不是的，是我自己想把孩子的
角膜捐出去。”高雄飞小声解释，“想
看看能不能让孩子帮到别人。”周围
的家长很快安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
儿， 有人拍了拍高雄飞的肩膀：“这
是好事，好人会有好报的。”

移植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 小振和一

直躺在儿童医院一张银色小床里。

因为无法顺利进食， 小振和很快瘦
了下去，脸色也越来越黄。他睁眼哭
闹的时间越来越少， 多数时间只是
在床上沉睡。

1

月
18

日下午，当记者走进病房
时，小振和“半睁着眼睛”躺在那里。

他摸了一下孩子的脸颊， 发现肌肉
有些僵硬。随后，护士们验证了振和
的死亡， 他看起来好像只是睡着了
一样。

角膜摘取的手术是在小振和离
开的病床上完成的。 取出的两片透
明角膜，被放入一个不锈钢小瓶子，

并在一个盛有冰块的黄色保温桶里
冷藏起来。

本来， 眼库计划将角膜移植给
一位哈尔滨的患者。 但由于这位患
者被检查出了糖尿病，无法手术，排
在第二位的周霞就幸运地获得了接
受移植的机会。

角膜移植的过程非常顺利。医
生把周霞眼中的坏角膜除去， 又把
小振和的角膜覆盖在周霞的眼睛
上， 并用线紧密地缝合起来，“就好
像拆掉破碎的玻璃， 又重新安上一
块新的一样”。

手术完成后第二天， 周霞就拆
去了眼睛上的绷带。 眼前的景物仍
然十分模糊，但医生说，如果恢复良
好，她的视力会慢慢提高的。现在，

这个女孩子已经开始期待这只角膜
带给她的新生活了。

(

《中国青年报》付雁南
/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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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教育是这样的2

月
28

日，

21

世纪我国首个教育
规划纲要公布了征求意见稿， 描绘
了未来十年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蓝图。

教育经费占
GDP

的
4%

2012

年，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达到
4％

，虽然“

4%

”的目标已提了多年，

但此次是少有的明确实现时间。

高考不再是“独木桥”

2020

年，如果你想考本科，可以
参加全国统一高考， 也可到高水平
大学去参加自主招生； 如果你想考
专科学校，经过专业技能的加试后，

可以凭借高中成绩直接注册入学。

不仅如此， 某些高考科目还可能实
行社会化考试，一年可考多次，用最
好的成绩去申请高校。

学前入园率提高到
95%

2020

年， 学前一年幼儿毛入园

率将从
2009

年的
74%

提高到
95%

，学
前三年幼儿毛入园率从

2009

年的
50.9%

提高到
75%

。

未来十年， 政府将担负起发展
学前教育的责任，建立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

政府还将建立幼儿园成本合理分担
机制， 制定学前教育办园标准和收
费标准， 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
给予财政补助。

学生可以走班上课
未来各级各类学校更加注重

“因材施教”， 尊重学生的不同特点
和个性差异。学校中不分重点班，但

学科可以进行分层教学， 学生走班
上课。比如同一个班的学生，语文水
平高的去学语文

A

， 数学是
B

的水
平，就学数学

B

。

教师资格打破终身制
终身拥有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将被打破。 我国将完善并严格实施
教师准入制度，严把教师入口关。国
家制定教师资格标准， 明确教师任
职学历标准和品行要求。 建立教师
资格证书定期登记制度。

“减负”成为硬指标
2020

年， 各地都要建立对学生
课业负担的监测制度，并适时公告。

不得以升学率对地区和学校进行排
名，更不得下达升学指标，各种社会
补习机构和教辅市场也将得到规
范。 各种考级和竞赛成绩不得作为
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与升学的依据。

“择校”变得没必要
将加快薄弱学校改造， 实行县

（区） 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还
将通过把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
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
内初中的办法，削弱“择校”的动力。

在义务教育阶段，各地将不再设
置重点学校和重点班，并在保证适龄
儿童少年就近进入公办学校的前提

下，发展民办教育，提供选择机会。

高中成为义务教育
此次发布的纲要文本中虽未提

及是否高中还分文理， 但却明确要
求高中生需全面完成国家规定的文
理等各门课程。

2020

年，我国将普及
高中教育， 全面满足初中毕业生接
受高中阶段教育需求。

大学建立“退出机制”

未来十年，我国高校将建立“退
出机制”。 不仅如此，“

211

工程”、

“

985

工程”也将引入竞争机制，实行
绩效评估，进行动态管理，达不到要
求的高校就退出工程建设。

高校逐步“去行政化”

我国高校今后十年将“去行政
化”，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
和配套政策， 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
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北京日报》刘昊
/

文）

对实名举报监察机关应回复

2

月
24

日在京举行的十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
会议首次审议了行政监察法
修正案草案。

现行的行政监察法规定，

行政监察对象应是国家行政
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
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 但从
2006

年开始，公务员法对“公
务员” 的范围进行了扩大，除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外，还包括
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人大
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和民主党派机关工作
的人员。

因此，行政监察对象范围
是否需据此做相应的扩大，是

各方面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此， 监察部部长马马文表示，

在现有监察体制不变的情况
下，还不宜将公务员法规定的
其他六类机关及其公务员纳
入。

为了适应行政监察工作
的发展需要，修正案草案增加
举报制度。 修正案草案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监
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的，

“监察机关依法受理举报，对
实名举报的予以回复；对举报
事项、受理举报情况以及与举
报人相关的信息予以保密，保
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光明日报》袁祥
/

文）

如何告别高污染农业

“很多人都知道， 中国的
工业污染很严重。但是，很少
有人知道，在中国造成第一污
染的产业是农业。” 中国人民
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
长温铁军说，很大程度上这是
源于化肥的过度使用。

原农业部副部长路明就
曾表示， 我们用全世界

7％

的
耕地养活了

22%

的人口，但实
际上我们用掉了世界上

35%

的化肥。 粮食连年丰收的同
时，中国也一跃成为世界化肥
生产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其
中主要是氮肥生产。

氮肥工业是以煤、石油和
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为生
产原料，生产过程则需要消耗
大量水和电，属于典型的高耗
能和高污染行业。在国家发改
委确定的全国

1008

家重点能
耗企业中，氮肥企业占

165

家。

除了高能耗，中国的耕地
经过近

30

年的过量使用氮肥
之后，农作物对氮肥的吸收利
用率已经越来越低。河南农业
厅土肥站的一项调查显示，目
前， 河南省每年施用的

300

多
万吨化肥中， 只有

1/3

被农作
物吸收，

1/3

进去大气，

1/3

沉
留在土壤中。

中国最好的农耕用地大

都集中于大江大河流域，因
此，过量的氮肥大部分都流入
水体。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饱受
污染之困， 接近不可治理状
态，最大的难题同样是农业面
源污染。

在温铁军看来，今天中国
的农业生产模式需要扭转，畸
形的化学农业需要被遏制，其
中很重要的一个阻碍正是在
于过往的发展模式中业已形
成的利益集团。 为了降低农
资产品价格、减轻农民负担，

对化肥的生产和运输， 国家
实行了诸多的补贴政策。但
在执行层面， 这些优惠政策
造就的利润却被各地大大小
小的化肥生产企业和地方政
府所攫取。

“首先可以做的是减少氮
肥行业的补贴，设定化肥生产
和使用的减量目标。其实研究
早已能够证明可以在维持现
有粮食产量水平的前提下，将
现有氮肥使用量减少

30%

到
50%

。”温铁军说，农业是一个
污染防治近乎空白的产业，农
业污染的治理不可采取末端
治理，只有生态农业才是中国
解决面源污染减排和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南风窗》 田磊
/

文）

手机充电器不能放床头

手机充电器属于带电变
压器的一种，带变压器的低压
电源磁场达

300

毫高斯， 会增
加患癌的风险。

在卧室内给手机等电器
充电，充电器最好不要放在床
头。

(

《医疗养生保健报》王萍
/

文
)

四个部位要“春捂”

虽然已是春天，但是寒意
仍然很浓，早春时节有些部位
需要“捂”。

手腕：手腕处有心经的神
门穴， 心主管全身的血脉，通
过输送气血来温暖全身。而神
门穴是主管各脏腑的元气和
生命的原动力所发出的穴位，

能够强化该脏腑的功能。所以
春捂的第一个关键部位就是
神门穴，在腕横纹上，手小指
一侧腕下方肌腱的里侧。

腰眼： 人体阳气的根在
肾，而腰为肾之府，肾阳虚时
会腰部酸软怕冷，经常尿频或
精神容易困倦疲乏。用热水袋
热敷或艾灸腰眼处的肾俞穴，

可以起到温暖肾阳的作用。

小腿：有些人在寒冷天气

中容易出现偏头痛或小腹痛，

甚至出现恶心呕吐眼睛痛，这
属于肝阳虚，要重点保护好小
腿外侧，可以多热敷足临泣穴
和阳辅穴。足临泣穴在第四脚
趾和小脚趾之间缝的终点，取
穴方法是将手指从第四脚趾
和小脚趾之间的缝向脚背方
向推，推到有骨头的边缘时就
是足临泣穴。阳辅穴在小腿的
外侧， 脚外踝关节上方

4

寸的
位置。

肚脐：肚脐为“神阙”穴，

温暖这个穴位可以鼓舞脾胃
阳气， 特别是一些胃部怕冷、

爱腹泻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个
部位的保暖；可以经常在肚脐
热敷。

（《天津老年时报》

)

《诗经》当选“世界最美的书”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诗经》以黑色与棕色构成
设计的主色调， 整体感觉端
庄、质朴、简洁，与市面上流行
的“花哨”图书截然不同。正是
这样一本非常“低调”的书，在
刚刚结束的

2010

年莱比锡“世
界最美的书”评选中，获得“世
界最美的书”称号。

参加今年“世界最美的书”

评选活动的共有
32

个国家和地
区，参评图书达到

634

种，总品
种数较去年增长

1.28%

，最后仅
有
14

种图书获奖。 此次获奖图

书《诗经》因其典雅、质朴而不
失创意获得专家们的青睐。

刘晓翔回想自己的设计
“历史”，很平静地说：“如何在
视觉上让读者依稀感觉到两
千多年前《诗经》产生的年代，

是我的努力方向。”他认为，与
文字表达出的超越时空的表
现性相比，绘画与设计的表达
方法仍显单薄。 在此情况下，

选取唤起读者共鸣的阅读片
段作为设计要素成为设计思
路的主线。

(

《北京日报》路艳霞
/

文
)

1

月
15

日，小振和躺在新生儿的小床上

秦始皇陵勘探发现外城北门

考古人员发现了迄今为止
考古发现最大的实心砖

记者
4

日从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获悉，秦始皇陵园考古勘探取
得重大成果， 外城北门被发现，

证实秦始皇陵确实有
4

个门，另
外对陵园内的汉墓发掘发现了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大的实心
砖。

证实秦陵北门确实存在
此次秦始皇陵园勘探区域

主要为位于陵园南部内外城垣
之间、陵园北部内外城垣之间和
西部内外城垣之间。最为重要的
是勘探发现了陵园外城垣北门
遗址。

秦始皇陵园外城北门门址
位于秦始皇陵外城北墙上，东距
外城东墙

455

米， 西距外城西墙
412

米，门东西长
93

米、宽
7

米，在
墙体南部东西两侧各有一凸出
于墙体的夯土台基。西侧凸出夯
土台基南北长

4.4

米， 东侧凸出
夯土台基破坏较为严重，仅残存
部分夯土。 门址中部破坏严重，

仅有断断续续的夯土残存。北门
的机构与其他三个门有所不同，

其他门基本上是建在长方形的
夯土台上。

秦陵朝向有望解密
据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

仲立研究员介绍，秦陵考古中以
前没有发现外城北门，因此长期
以来学术界对北门是否存在有
不同的看法，现在勘探确认北门
存在， 并搞清了北门的形制结
构，理清了学术界有关秦陵是否

存在北门的争论。

以前因为对北门是否存在
不能确定，因此学术界对秦陵的
朝向也存在疑问，认为可能是东
西朝向，而秦陵勘探北门被发现
后，那么秦陵也完全有可能是南
北朝向，秦陵的朝向问题有望确
定。

此次通过对秦始皇陵园较
大范围勘探后，秦始皇陵园内遗
址分布和格局已大体清楚，对秦
始皇陵设计规划、布局筑造以及
陪葬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特殊
意义。今年

10

月份，正在建设的
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建成将面对
游人开放，而此次勘探北门的发
现， 进一步揭开了陵园的真面
目，同时对于秦始皇陵遗址公园
的建设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指导作用。

1.6

米长条实心砖首次发现
在陵园南内外城垣之间

发现了两座汉代早期墓葬，两
座墓均为南北向砖室墓，后室
由长约

1.6

米、 宽约
0.23

米、厚
约

0.11

米的长条实心砖砌成。

如其中被命名为
M2

的墓葬，带
斜坡墓道，由斜坡道、前室、后
室、耳室组成，后室为长方形
洞室， 用长方形条砖砌筑，两
侧及后壁用长条砖错缝平铺，

顶部用长条砖平铺。两座墓葬
用于封闭后室的长条砖是迄
今为止考古发现最大的实心
砖。

据专家分析，刘邦曾派人专
门守卫秦陵，这两座墓葬很可能
是汉早期守陵人的。

（《西安晚报》安西
/

文）


